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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中医称之为“哮病”，主要病理特点是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

高反应性，目前现代医学的规范化治疗依旧是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联合β2受体激动剂，而其长期吸入激素

也可造成诸多不良反应。笔者认为哮喘发生的根本病因病机在于风、痰、瘀致哮，而目前虫类药在临床

实践研究中表明其具有祛风、化痰、通络等功效。因此笔者欲从“风–痰–瘀”角度分析虫类药在哮喘

治疗中的应用，以期为哮喘的治疗提供新的临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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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onchial asthma is a common respiratory disease, in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 called “xiao dis-
ease”, is the mai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way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high reactivit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odern medical treatment still is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joint beta 2 
agonists, and long-term inhalation of hormones can also cause many adverse reactions. The au-
thor believes that the basic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asthma are asthma caused by wind,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t present, insect drug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the effect of dispelling 
wind, resolving phlegm and clearing collateral in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Therefore, the autho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insect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d-phlegm-stasi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clinical ideas for the treatment of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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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简称 BA)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慢性异质性以可逆性的气流受限为主要

特征的疾病，其病理特点是气道高反应性和慢性炎症[1]，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伴或不伴

有胸闷、咳嗽等症状[2]。现代医学中，哮喘的发病机制主要包括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构和

遗传环境等因素[3]。哮喘在中医属于“哮病”的范畴，是一种反复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其根本病机

是外感、情志、饮食、劳倦等诱因引触内伏于肺的宿痰[4]，导致痰阻气道，肺气上逆，痰气搏击而发出

痰鸣气喘；而目前支气管哮喘的病因病机可以概括为“风、痰、瘀”三类[5]。因此祛风、化痰、祛瘀、

平喘当为治疗哮病的关键。 
目前现代医学的治疗以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 β2 受体激动剂为主要治疗措施[6] [7]，而其长期吸入激

素也可造成诸多不良反应，如骨质疏松、肾上腺皮质轴抑制等[2]。而目前虫类药作为中草药的重要组成

部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作用与功效也被后世医家不断研究与扩展，虫类药在治疗一些咳、痰、喘的

疾病中得到越来越多医家的重视与使用[8]。临床实践表明部分虫类药有搜风止痉、降气化痰、纳气平喘

等作用[9]。但中药治疗哮喘多以辨证论治，对于虫类药的应用目前意见不一，本文就“风–痰–瘀”角

度对虫类药在哮喘治疗中的应用进行探析，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新的借鉴。 

2. 风、痰、瘀致哮 

2.1. 风性主动，伤肺致哮 

风邪主动，引动伏痰，使气机逆乱，痰随气升，致使气道挛急，喉中痰鸣。风邪分为外风和内风两

大类[10]，外风的发生多在于肺，肺为华盖，通天气，合皮毛，开于鼻，因此当外感风邪从口鼻皮毛而入，

必先伤于肺，使肺失宣降、肺气壅遏；内风的产生多在于肝，肝为风木之脏，肝血亏虚必使肝失所养、

虚风内生。当外风与内风相合，风盛则使肺络挛急，如风动金鸣、木击钟响，肺失宣降，哮病发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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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目前临床上大部分患者自诉因受凉遇寒导致哮喘发作，常伴有鼻塞、流涕、喷嚏等外感表证，且症

状发作反复、可自行缓解，部分患者还伴有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等症状，这都体现了风性善行而数变的

特点，与现代医学中哮喘发病机制的气道高反应性相对应。晁恩祥教授[12]认为急性哮喘发作的根本病机

就是风盛痰阻，气道挛急，风性主动，伤于肺则致哮。 

2.2. 痰为夙根，伏肺致哮 

中医认为哮喘的病位主要在肺脏，但《素问·咳论》中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由

“咳”可以看出，肺系疾病的发生不仅仅只与肺相关，当与五脏紧密联系[13]。《证治汇补·哮病》中言：

“哮即痰喘之久而常发者，因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三者相合，发为哮病”。

肺通调水道，脾输布精微，肾蒸腾运化，当肺脾肾三脏亏虚，水液停聚凝而为痰[14]。朱丹溪认为“哮喘

专主于痰”，痰伏于肺，则成为诱发哮喘潜在发病的“夙根”[15]。痰作为继发性的致病因素，因诱因触

动，痰气相搏，肺管不利而发为哮病。因此痰在哮喘的发病中占据主要的病理作用。柏正平教授[16]认为

哮病急性期的发生以风、痰为主要病机，风、痰贯穿哮喘发病的全过程。 

2.3. 久病成瘀，乘肺致哮 

《诸病源候论·诸痰候篇》中言：“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血脉

瘀阻是导致痰饮形成的重要因素，唐容川的《血证论》中言：“瘀血乘肺，咳逆喘促”，李磊等[17]人认

为“痰瘀互结”是致使哮喘的理论基础，也是哮喘加重的重要因素。李燕宁教授[18]从“津血同源”的生

理关系论治“痰瘀互结”的病理关系，认为“痰”作为哮喘发病的夙根，贯穿着哮喘的始终。哮喘的发生

以痰为主，当以祛痰涤痰治之，然而津血同源、久病多瘀，因此“瘀”是哮喘慢性持续期的重要病理因素。 
概括来说，“风”在哮病的发作中占主要因素之一，宿“痰”作为潜在因素贯穿哮喘的始终，而久

病成瘀又时刻提醒着我们“瘀”作为哮喘慢性持续后期的重要致病因素，刘贵颖因此对于此病的辨证施

治时，应当以治风为关键，兼以治痰，病程后期需要防瘀[19]。 

3. 虫类药物的概述 

虫类药是动物类药的别称，是指将动物的干燥全体或除去内脏的部分，以及动物的排泄物、分泌物、

生理病理产物，甚至动物的加工品作为药用[20]。虫类药作为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体质比较接近，较其

他草木、矿物类药物相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疗效更优，被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21]。虫类药性喜

攻逐走窜，入血分，能祛风通达经络，具有搜风剔络、宣风泄热、活血祛瘀、破积消癥、行气活血、补

益培本等独特的功效和治疗作用[22] [23]。目前临床上常用于哮喘等肺系疾病的虫类药物主要包括：蝉蜕、

僵蚕、全蝎、地龙和蛤蚧等[24]，以下主要展开上述几类虫类药在哮喘治疗中应用的概述。 

3.1. 蝉蜕 

蝉蜕性寒，味甘，入肺、肝经[25]。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蝉蜕具有抗惊厥、解热镇痛、镇咳祛痰、解痉

平喘的作用[26] [27]，王永梅等[28] [29]通过哮喘大鼠模型试验研究验证蝉蜕可使大鼠气管及肺组织炎症

表现减轻，血清中的 IL-2、TXB2 含量下降，且降低 TXB2/6-Keto-PGF1α的比值，减少 IL-5 的转录和释

放，从发病机制上抑制了哮喘的发生，初步判断蝉蜕的药理学机制可以缓解气道慢性炎症，降低气道高

反应性，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3.2. 僵蚕 

僵蚕性平，味辛、咸，入肝、肺经[22]。李晶峰等[30]总结了僵蚕主要具有抗凝、抗血栓、抗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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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菌等药效。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僵蚕的药理作用可以抗组胺，增加肾上腺皮质分泌，抑制气道炎症，

缓解气道平滑肌痉挛，起到抗炎、抗过敏的作用[31]。赵红杰[32]运用疏风宣肺祛痰中药汤剂治疗哮喘缓

解期，方中包含僵蚕，临床观察结果证明观察组的症状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正如《本草思辨录》[33]
里言：“僵蚕劫痰湿而散肝风”，说明了僵蚕散风和祛痰的功效，表明了僵蚕可以从“风–痰”角度治

疗哮喘。 

3.3. 全蝎 

全蝎性平，味辛，有毒，入肝经[22]。徐天予[34]发现连续应用全蝎煎剂 2 g/kg 给小鼠灌药，可使小

鼠网状内皮系统对碳粒的廓清作用明显降低，使小鼠血清半数溶血值明显降低，这说明了全蝎在免疫方

面有显著的作用。李海燕等[35]通过小鼠实验发现全蝎提取物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中性粒细胞及嗜酸性

粒细胞比例明显减少，可以证明全蝎对支气管哮喘炎症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本草便读》[36]中指出：

“走脏腑，行经络”，表明全蝎不仅可以祛风止痉，还可以通络脏腑。此外，全蝎有毒，在用药时应注

意用量、炮制方法及煎服方法等[37]。 

3.4. 地龙 

地龙性寒，味咸，归肝、脾、膀胱经[2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38]，地龙中的氨基酸成分可以增强巨

噬细胞促进淋巴细胞的分化的能力，有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Huang 等[39]人通过酶联反应吸附试验

(ELISA)和聚合酶链反应方法(RT-PCR)测定小鼠肺泡灌洗液中的炎症因子及 mRNA 的水平，以及检测

NF-kB 信号通路的传导，结果显示，地龙有效的抑制了 NF-kB 信号的激活，并降低了小鼠气道的高反应

性，使 mRNA 和 IL-4、IL-5、IL-13 的水平降低，由此可见，地龙的药理成分可以抗哮喘治疗。而且张

凤春等[40]人研究表明地龙能明显增强巨噬细胞的免疫活性，可能对缩短炎症周期有积极作用。宿献周[41]
通过桑杏地龙汤对哮喘热哮证的临川观察，发现桑杏地龙汤可以有效改善哮喘患者的肺功能水平及临床

症状。 

3.5. 蛤蚧 

蛤蚧性平，味咸，归肺、肾二经，可以补肺益肾，纳气平喘[22]，目前研究表明其具有调节免疫、抗

肿瘤、抗炎平喘等作用[42]。王珍等[43]通过测定豚鼠血清中 IgE 含量及血浆中 PAF 含量，研究了蛤蚧定

喘胶囊(GDC)的平喘作用及机制，结果表明，GDC 有明显的平喘作用，可以降低血清中 IgE 及血浆 PAF
的水平，进而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功能。吴茂森等[44]通过临床观察的方法，探讨参七蛤蚧散对老年哮喘

患者血清血管细胞黏附因子-1 (VCAM-1)、CD40L 及炎性因子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七蛤蚧散对哮喘患者

的疗效显著，且可以有效降低 VCAM-1、CD40L 水平，减轻气道炎症因子水平。 
总的来说：“风”的致病特点与现代医学气道高反应性相对应，临床上患者常具有咽痒、喷嚏等过

敏性表现，针对此症状，方中加入蝉蜕、全蝎等虫类药可以祛风解痉。“痰”伏于肺，需化痰散结，患

者常表现为咳痰较甚，方中加入僵蚕、蝉蜕等药物祛风化痰散结。“瘀”为久病后期的主要病理表现，

久病气虚推动血运无力则生瘀，瘀久入络，因此方中可加入全蝎、地龙等通络化瘀等药物；同时气虚导

致血液运行不畅，方中可加入蛤蚧补肺益肾、纳气平喘，在辨证施治时刻防止正气损耗太过。 

4. 小结与展望 

传统认为虫类药皆属于有毒之品，导致诸多医家心存戒心，不敢使用。事实上，除斑蝥、蟾酥等或

特大剂量使用之外，其他虫类药物没有很大毒性反应，且经过加工炮制，毒素早已破坏[45]，尚且入中药

汤剂中还要予以煎煮，因此对于虫类药物的使用应注意用量及配伍，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也有不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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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体质的患者服药后会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可见红斑疹等情况，可暂时停药，或应用抗过敏药物，或加

入白鲜皮等药物缓解[46]。虫类药的临床应用，除了应注意各药的独特功效发挥其应有的特长外，还必须

掌握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密切注意与其他药物的配伍应用，同时还应注意炮制方法及用法用量等，注

意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47]。 
虽然虫类药在哮喘的治疗中并不少见，且临床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目前现代医学对于虫类药的

研究进展仍然局限在单味虫类药的药理作用研究上[48]，而临床上实践应用治疗是以中药复方汤剂为基础

治疗，目前的研究不能完全解释虫类药在中药汤剂中治疗哮喘中所发挥的全部作用，但虫类药在治疗哮

喘中起到了积极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希望在今后更高的医学技术中，不局限于单味药的药理研

究，也应当重视中药复方汤剂中的相互作用结果，为今后虫类药在哮喘中的运用提供更好的研究基础及

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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